
「民主与法制」

问：可否谈谈在文革时的「民主与法制」的始末？

李：「民主与法制」是在文革比较晚期写出来的，所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无法无天状态。当时我、

郭鸿志、王希哲、陈一阳，我们先后众在一起。我和郭鸿志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对当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武

斗事件，和出现了很多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老干部和一些基本的群众受到无端的关押、批判，对于

这种状态我们感到十分焦虑，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时我就与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老干部郭鸿

志，我们也是老乡，都是山东人，在科学馆的227号房，我们两个人跟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一起，

思考为什么国家会出现这些问题。当时我们一起讨论，以科学馆的227号房名命，为「二二七串联会」，就

在那个地方进行讨论。

当时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人民经常说的话，即「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的政权」。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权威也引用。我们认为这句话在理论上简直是荒唐，因为法律是人类政治

文明的成果，它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由人来掩盖、握杀的。首先是六七年在科学馆的227号房我和郭鸿志等人

一起讨论这些事，就感到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基本的问题要思考。而我一直很喜欢哲学，我就和另外一位哲

学家胡大军，以及郭鸿志等一帮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后来我们两个都被抓了，郭鸿志也被抓

了，我也被抓了，就在六八年，一年之后我们都被抓了，被关押了好多年。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当时林彪的事件发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反绝对论〉。被释放出来，严格上也不

是释放，反对康生、反对张春桥，所以我还有问题，叫「边劳动、边审查」。所以就把我送到广州美术学

院「边劳动、边审查」。后来郭鸿志出来找到我，我们当时是同案犯。他找到我之后，我们经常一起谈问

题，我们感到一定要对中国的法制问题认真思考，不能搞无法无天。

那个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很多国家的法律。有一段时间我在图书馆工作，清洁图书的灰尘，书都尘封

在那里，没有人看。我在图书馆的清书。我当时做了很多研究，做了很多笔记，研究很多国家的法律、也

研究很多国家的政党的政纲，发现建立法治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问：这段时间您一直在广州？

李：我是从监狱出来，才在广州美术学院，当时广州美术学院改名为广东省人民美术学院，跟音乐、舞蹈在一

起。为防止我影响美术系的学生，便把我音乐、舞蹈系那边，边劳动，边审查。我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在

图书馆打理卫生，整理书上的灰尘。当时很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很同情，我在那里帮忙时，他们也不

反对我看书，所以我看了很多书。最后发现，一定要健全法制，才使这个国家的民主的保障，让国家走向

正常的道路。

问：这个背景是否酝酿您后来的「民主与法制」？

李：那还没有，后来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王希哲。王希哲是一位思想很活跃的人，思想很激进、很敏感。

我介绍他给郭鸿志，我们一起谈社会问题、谈理论问题。当时我们谈得很投契。我跟老郭说，现在要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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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了，我们能不能给毛泽东上书，谈谈国家问题。郭鸿志说︰「先不要这样草率，还是认真思考一

下，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把心中的问题写在手心上，再看看大家写的是什么。王希哲在他

的手心上写了两个字︰民主。我写的是我一直研究的︰法制。好，我们就写「民主与法制」。

当时写的是一篇文章，执笔是我和王希哲，郭鸿志做了少量的修改…结合了几个调查报告及文章，上书毛

泽东。但送上去时没有送到，在火车上可能被拦截了，反正毛泽东是没有收到。送回广州，发现了四份反

动的油印品。其实还未有送到，由一个铁路的干部刘彻负责送上去，没有送出，文章就给折回来了。

后来为了回击说我们文章是反动的说法，我们写了第三稿，公开张贴。陈一阳后来回来了，他非常赞成我

们文章的基本观点，他积极参与。他与郭鸿志激烈发起这个文章要公开张贴，不要仅仅作为内部上书。我

们就对文章作修改，我和陈一阳就对文章的法制部份作出调查。当时我正在住医院，在广东省工人医院住

院，就在医院里面讨论，也在郭鸿志家中和其他地方讨论。

当时我还在医院里写了「民主与法制」的修改意见。三个人连番修改，写成了这篇文章，完成后在广州最

繁华的街道张贴，也有朋友帮我们在文化公园一带张贴，好多人转抄、油印，在全国各地都产生影响。当

时由于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有人把这篇文章上报中央，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就有人找过我，问我︰你这篇

文章说到坚持林彪体制的是谁？我就回答︰就是江青一伙人。当着广东省人民美术学院的领导，讲了这句

话，当时江青还很红，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中央领导人之一。

问：我知道张贴了这篇文章之后，有很多人批判，您又再次入狱。

李：对，当时开始出现了很多文章，批判这个大字报，说是反动的大字报。在过程中，我们也写了很多反批判

的文章，因为我们觉得文革中经常出现一面倒的情况，我们是不认同的。一受批判就马上检讨，知识分子

没有骨气的表现。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所以我们写了反批判书，写了五篇反驳孙支文[谐音]对我

们的批评，还写了二十五个问答，针锋相对的坚持我们民主与法制的观点，反对对我们的批判。

由于当时广东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广州军区的司令许世友，是在这个批判以前早就跟我认识了。当时安

排了一个省委的干部每周接收我送上的材料，就是社会上很多无法无天的、冤假错案的调查，我们组织了

广东地区业余调查批判组。当时的调查材料比较多。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已经认识我们。

有传言，上面有指令，说李正天这个人不要关、不要押，让他说话，看谁可以把他驳倒。当时不要采取文

革初期的做法，而是让李正天讲话，甚至提出如果你们不能驳倒〈民主与法制〉这篇文章，你们大学无法

毕业…

当时主要是批评我，有很多人收到批评。这些批斗会很多场都是万人大会，我们在会上据理力争，敢于辩

护，因此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口口相传，影响了全国，甚至是海外。

问：是什么促使您，作为一位艺术家，去做这样的民间调查。

李：我们当时谈不上是艺术家，只是一个还没有分配的大学生而已。但是出于我们一向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假、恶、丑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冤假错案是非常丑恶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假案食人〉，还写过

其他的一些，各种调查…

问：大字报之后您坐了多少年的牢？

李：在大字报之前我已经坐了很多年牢狱了。我是林彪倒台之后放出来，但也不是真正的放而是边劳动边审

查。在后来的批判会上驳不倒我，把我送到矿山，在劳动改造，1975到到矿山工作，直到1977年押送到监

狱，到了1979年的2月平反。

问：平反以后，您就回到广州美术学院，真正从事艺术的工作？

李：我回到广州后，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领导专程来找我，社科院的一些哲学家、也有一些社会科学的工作

者从北京来找我，提出把我调到社科院工作。但我当时还是不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我坐牢的时间太长，失

去自由十年半，我觉得我的思想已经有点闭塞了，社会在进步，我仅仅留在一个小的理论框架里，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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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提出要重新学习，不想马上上北京，我说我从小梦想当老师，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把我安排到广

州美术学院当老师。

这段时间我便可以静心研究社会问题、理论问题。当时省委书记习仲勋也跟我聊过，他很支持我的态度，

认为我不上调北京，留在广东，这个态度很好。我主要讲了我的理由，我觉得我的学习还不够。当时我们

的思想仅仅停留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框内。我觉得应该学习真新知识，对我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会有好处。

八十年代

问：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您是否重新读书？

李：当时尽管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六岁了，但我自幼喜欢读书，特别喜欢哲学。推动哲学前进的有两只

脚，一个科学技术，一个是艺术实践。我觉得一方面研究科学技术的理论，一方面从事社会实践、艺术实

践。养成了定期去图书馆的习惯。

问：当时去哪一个图书馆？条件怎样？

李：广州美院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我也经常去。当时我很重视研究图书资料情报，对于新的信息比较敏感，我

想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人本心理学等等，把自己的思想进入这些新的理论里。

问：您提到的这些理论，都是八十年代自学的？

李：对。因为当时我平反出来，我经常到中山图书馆。习惯了每天要去图书馆看书。特别重视国内外的自然科

学的新的情报动态，从这里带来很多好处。

问：在八十年代，这些资料已经是通过翻译流通吗？

李：有了，但当时的一般人是热衷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我也看他们三人的东西，但仅仅看他们三个人的

东西不够。我更多是看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问：在六十年代有好些人跟您讨论学术和政治议题，但到了八十年代与何人比较多交流？

李：当时已没有什么人了。陈一阳也很不错，他也一直在研究，他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图书馆工作。

问：在艺术方面您看什么书？

李：由于文革前的艺术基本上收到苏联，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我的老师王肇民和院长胡一川。他们是

从西湖国立艺专毕业出来的，在那里学习，受过法国教授科罗多的影响。所以他们向我们介绍的很多理论

不完全是苏联的一套。胡一川说︰李正天我跟你说，我的老师科罗多说可以从整体着眼、局部入手。他们

介绍了很多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画。这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加上我很尊重

的前辈廖冰兄，他是画漫画的，他经常有奇思妙想，不完全按三一律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当时画了一幅

画，送了给我。廖冰的思维方法，艺术敢于干预社会，对我影响很大。当时王肇民是在创作方法上、胡

一川是反映时代上、廖冰是关心社会上，这三个人对我的影响都很大。然后我就把我在学习相对量子力

学...得到的新的体会，写进了我的广义本体论的艺术观里。当时我分别写了一篇篇的文章，像艺术心理

学纲、造型美术论纲、哲术本体论的艺术观等。这些文章在讲学中受到了注意，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创作方

法，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邀请到全国很多学院讲学，包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鲁迅文学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北京电影学院、北方艺

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等全国各地的美院。　就是在这些讲学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我有必要出席黄山

给中国油画讨论会做一个学术报告。

问：可否谈谈「黄山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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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美术界里，人们经常会提到「八五思潮」，其实「八五思潮」这个提法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因为在

八五之前美术界已经有一些很有影响的艺术团体，比如说北京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广东的

「一零五画室」，都是在八五之前就做了很多事的。我记得在以广东「一零五画室」为主的展览在广东省

博物馆举行，「星星画会」的马德升还专程来看过，互相交流。 

「八五美术运动」是对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发生巨大变发的一个比较习惯性的说法。八五时已经出现了有

标志性的时间出现了，那就是「黄山会议」。它源自当时于美术界、油画界一部份比较活跃的一些人物进

行讨论。而且讨论的过程是比较自由的、有争论的、各抒己见的。过去完全不出名的人可以在这里成为讲

演的主角，这就是八五的「黄山会议」。同时在八五年又出现了《中国美术报》及《美术思潮》，可以

说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当时的《美术》杂志也很活跃、《中国美术报》和湖北省的《美术思潮》也很活

跃。

当时在《美术》杂志上，很早就登了我写的〈艺术心理学论纲〉，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做了艺术心理学的报

告，讲了哲学本体论的艺术观。这些东西引起了注意，就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

院等地率先做了学术报告，当时他们觉得这个学术报告对我们开拓思维、拓展我们的艺术观念很有好处。

于是特别邀请我要去出席「黄山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我收了这个邀请便去了黄山。参加这个会议

的人很多，有各个院校、地区的人，我在台上发言的时候，台上的放着录音机就一大排。后来讲完了课，

《中国美术报》马上介绍。《中国美术报》创刊的头版头条就介绍了「黄山会议」、介绍了我和郑胜天的

讲话。由于《中国美术报》在当时全国美术界的影响，很多人就分别邀请我到东北等多个地方讲学，这样

我就先后到过全国的很多地方的美术院校、文科院校。

问：「黄山会议」的交流对您有什么启发？

李：「黄山会议」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讲话，我先不谈我自己的。一个是郑胜天讲到现在世界美术的发展，从

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他没有直接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提法，他是说古代艺术与现

在的艺术的区别，他没有讲到后现代艺术，是说现代主义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区别。吴冠中提出「风筝不断

线」的报告。艾中信做了「要多样不要一统」报告。我就谈了「对中国油画发展的预见」的一个报告。在

这个报告里，我特别提出了要多元的思考，不仅要表现我们眼中的世界、还要表现我们心中的世界…我的

观念后在「造型艺术论纲」、「哲学本体论的艺术思想」及在这之前的「艺术心理学」中，都已经讲到

了。这个报告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再加上《中国美术报》的报导，就引起了人们对这

个的注意。后来很多地方把这个录音到处传播。整个八十年代，我是应邀到全国多个地方巡回讲学…

问：透过「黄山会议」和全国讲学，您是否也认识了一些当时很活跃的艺术家？

李：对，后来又搞了一次「珠海会议」。当时在北京搞过第二次研讨会，在这研讨会上我发起在全国搞一个幻

灯交流，因为觉得展出作品太费时费劲，现在是信息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幻灯来交流。当时得到很多人的支

持。在「珠海会议」上，当时「南方艺术家沙龙」和「北方艺术群体」是相当活跃的两支队伍，在会议上

出现了很有名的「南北之争」。这些事情好像现在很多人都很回避，不太愿意提这个事情，其实当时相谓

「南北之争」是讨论当代艺术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当时他们就提出，是一个文化概念。我

们认为，如果说是文化概念，应从新加以清理。当时已经出现了当代艺术、即后现代艺术(的概念)。当时

我们对后现代艺术多次做过尝试，而且写过文章。

问：珠海会议期间已经在谈后现代？

李：我们还写过很多文章，但我们发觉中国的美术界已经把后现代变成后期现代的简单翻译。后现代不是后期

现代，而是现代之后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潮，为此我都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还成立了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因

为现在很多人把现代主义末期的多种表现，都把它归属为后现代，我们是很不赞成的。后现代是一种新的

文化形态，是与新的时代文明有连系的，它不仅是现代主义末期的种种表现，为此我们专门写过很多文

章，而且直到前几年我还做过一个报告︰「后期现代不是后现代」，后现代是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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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态，它是应该是积极的，代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问：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在谈后现代，这是我想象之外的。

李：当时我们还不是用后现代这个词，为了避免他们把后现代理解为后期现代，我们用了「当代主义」、「当

代艺术」，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当代主义在萌动中」。为了避免他们把后现代理解为后期现代或者是晚

期现代，就像有些人混淆了后印象派和晚期印象主义，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并写了一些相关文章,包括后

现代主义论纲…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很多人自己标榜自己是后现代，事实上他们整个思维框架脱离

不了现代主义，事实上是现代主义在晚期的各种表现而已。

「一零五画室」在新潮

问：「一零五画室」是当时的实验教学成果，可否谈谈它的始末？

李：「一零五画室」实际上首先是广东地区一批比较愿意探索的中青年艺术家的艺术群体。它的骨干成员有

杨尧、沈军、邓箭今、王受之、王度，我这样一批人，就在广州美术学院一个很大的教室叫「一零五画

室」，集中一批人进行学术探讨、艺术追求。

问：当时的活动包括什么？

李：在《艺术新潮》张蔷专门为此做过调查、写过文章。这帮人有油画的、有雕塑的、有设计的、有国画的，

一班人经常聚集在一零五画室共同探讨，介绍国外的艺术情况，交流自己在美学、哲学的探求。后来以广

东油画会为基地，进行了一些观摩展，我们率先提出「文责自负」，作品不必通过强行审查，每个人「文

责自负」，在广东省博物馆办展览。由于我们用了多维空间，宏观、微观、直观、多观空间、多觉空间，

当时画出来的画马上一反常态……当时这种画法跟中国流行的画法很不一样的，人们很感兴趣，怎么通过

音乐来表现美术，怎么通过幻觉来表现鲁迅。当然「一零五画室」也有坚持写实主义的，像杨尧的〈红

土〉和邵曾虎的「农机专家之死」，都是很写实主义的，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在全国不少地方巡回

展出，比如说到了东北、到了沈阳、到了哈尔滨、到了深圳，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初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但是「一零五画室」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努力去争取传媒对我们的支持，只能通过把作品搬来搬去展出，

最多是通过幻灯片，当时的报刊杂志还很难接受我们的作品，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介绍，这是我们得到的教

训。

问：巡回展览是原作还是幻灯片展出？

李：原作和幻灯片都有。我们是率先搞幻灯片展出的，所以我们才发起全国的幻灯片展出，即「珠海会议」，

「珠海会议」中就产生了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即所谓「南北之争」。因为他们提了要搞「现代艺术大

展」，我们就问这个现代是时间概念还是文化概念，他们说当然是文化概念，我说文化概念就不好了，

因为我们的艺术已经从艺术发展到后现代了，后现代不是现代主义晚期的表现，而且带有很多新的文化形

态，当时所产生的争论，就是称之为「南北之争」。但目前这个是很少宣传的、很少人介绍。

问：「一零五画室」维持了多久？

李：后来一班「一零五画室」的骨干老师，就是我、杨尧、沈军、司徒绵，组织了一个教学改革四点半，在油

画系搞的，就是四点半有二十个同学很活跃。再加上后来一些后起之秀参加「一零五画室」，像王度、邓

箭今都参加以后就更活跃了。所以「一零五画室」可以说是一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才被要求撤出一零五画

室，当时我们某些院领导不是很支持我们，后来我们无形中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我们不存在解散，

因为这帮人还在不停的画画，不停的探索。「一零五画室」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艺术群体，但由于当

时发生了南北之争，很多人便很排斥，人们便愈来愈少提到「一零五画室」。但事实上一零五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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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批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一批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是现在对「一零五画室」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广州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教授谭天先生已经组织了一些人进行民间的采访，但像你们这样系统的注意还是第一

次。

问：「南方艺术家沙龙」中您的角色是什么？

李：「南方艺术家沙龙」王度是核心人物。王度、林一林等一帮人是核心人物。我是在理论上做了一点事，在介

绍他们、评价他们做了一点事。像我的那幅「黑太阳」就是「一零五」的，有人说我画了一张黑画，因为当

时把太阳都比喻为毛泽东。画黑太阳是不是骂毛泽东，一看，原来是在画一个矿工。这张画应该是比较早描

写矿工状态的一张画。

问：七十年代文革的时候你比较关心的政治社会，八十年代更多是关注艺术，两者有怎样的连系？

李：八十年代我还是很关心哲学的。我是从哲学角度介入社会问题的，我是从来不太关心政治权力的，我没有当

过官，也没有组织过政党社团，我本人对政治活动和权力运作活动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哲学和美学，由于

我关心哲学美学，我必然就用自己的艺术时间和教育时间的来实现我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

说我关心过政治，我只关心政治哲学，谈不上真正的关心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控制，这方

面我没有兴趣。我关心社会，还一直在关心，不然我不会这么早画黑太阳…这张画看到很多人在画的面前流

泪。在学校，在社会展出，很多人都很激动，因为很少人这样表现矿工。这是我到矿山劳改时，跟矿工结下

了友谊，他们在很多危难的情况下救了我，结果很多工友在矿难中死去，我看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最阴

暗的环境为人民创造光明，我很感动。我说他们是黑色的太阳，我平反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画笔描

绘他们的伟大。后来我就在以「一零五画室」为核心的展览上，展出了这张画。这是我出狱的第一张作品，

〈黑色的太阳〉。

问：听说您当时有很多外国电影。

李：对。当时由于我的特殊情况，经常会受到一些外宾的采访。美术是一个视觉的艺术，美术跟电影的关系是很

密切的。所以我在八十年代初，我就通过朋友引进了很多戛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

影节那些世界电影大师的作品，我把它制成录像带，在全国各地各个院校，进行小范围的学术交流放映、研

究、探讨。当时这件事对于拓展我们的艺术观念会有好处，因为当时人们只知道金鸡奖、百花奖，最多知道

个奥斯卡，很少人知道欧洲的电影大奖，我觉得这批电影的文化含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也不排除介绍美国

的，像哥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等特别好的电影。

问：电影是您的兴趣？

李：是我从传播新的美学观、哲学观的一种附带的活动。陈侗讲的也是对的，当时我放这些电影在学院里影响是

很大的，所以学生在每周的「李正天对世界名片介绍」中，能学到的东西不少于其他地方。我到现在还保留

了很多东西，你看我的台面上又有很多新的东西。当时我到北京讲学我也带片子去的，当时他们很好奇，广

东来的这个李正天，带了好多世界名片，很多当时都是不能进口的，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放映，以至于北京电

影学院的教授要我转录给他们，但是磁带转录的效果是很差的。

问：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到广东地区在八十年代受港台文化之影响。

李：面临港澳，我们接触外来的东西会更早一些。我是讲没有李正天，也会有陈正天、张正天、赵正天、王正天

出来写「民主与法治」，因为我们是最早接触香港的法治社会。香港尽管是殖民地，她仍然有一些法治社会

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最早接触香港的法制社会。

问：七十年代比较封闭，与香港的接触比较困难。

李：没有办法的，它毕竟是家家都有亲戚，家家都有一笔苦难金。当那些港澳的同胞回到大陆看到自己的每个家

庭，在文革无法无天的状态下形成的悲剧，他们会和法治社会进行对比，他们会讲，人是有辩护权的，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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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有证据的，被抓的人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会讲到很多问题的。

问：您最早接触港台文化是何时？

李：很早了。我从监狱一出来，在边劳动、边审查时，就认识了很多从海外回来的人，别人不敢接触这些人，

但我不怕，我都已经坐过牢了，我还怕什么？所以有人说「身体失去自由、精神彻底自由」。我已经不怕

失去什么了，我本来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比较敢接触他们，接触他们就会带来很多

信息。所以「民主与法治」最早的素求出现在广东是不奇怪的，广东靠近香港、面对海外，每年两次交易

会是挡也挡不住的外来影响。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最早接受外来影响的地方。

问：您是山东人，那广东文化对您有什么启发？

李：李一哲四个人中，两个人都是山东人，一个是我，一个郭鸿志，都是山东人。但我们毕竟在广东生活了很

久。在这个地方，一年两度交易会，再加上我们很多同学都到了海外，很多学生也分到、流亡到海外，所

以比较早就接触到外来信息。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初，我就在我的学生同学手里，看到一些流亡到海外的

学生所画的画。然后也在与他们的言谈中间，了解到外国的法治状态。尽管英国是君主制、香港是殖民

地。但是英国还是有她先进的文化，更不用说在我刚刚平反出来以后，美国、奥地利、法国、日本等很多

国家来探访我，经常向我透露了很多海外的情况。这些东西对的新的艺术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对法治

的关注，是与我从一九六八年开始被抓起来，长期被监禁期间进行思考有关。

问：当时有没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是长期保持联系？

李：在七十年代不可能的，那个时候保持联系就是「里通外国」了，就会受到很大的追究了。七十年代不行，

八十年代可以了，很多记者朋友。

问：他们有没有寄过画册给你？

李：有的，我很早就收到毕加索、马蒂斯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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